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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研究川西北岷江流域羌族服饰中的羊角纹图案构成法则与设计思想。使人们更深入地理解

羌族羊角纹图案元素的起源、寓意及构成，提升民众对其设计思想的发掘与认知，使羌族服饰图案文化

得到更好的创新、发展与传承。方法 通过文献研究、田野调查收集羌族羊角纹图案，并对其进行单独

纹样归类整理和构成形式分析，然后通过结构原理分析与寓意提取，归纳设计思想。结论 通过研究川

西北岷江流域羌族服饰图案中的羊角纹，从单独纹样三大分支（直角羊角纹与回形纹的碰撞、圆角羊角

纹与如意纹的融合、正负空间中的几何羊角纹），到组合构成，总结出了适形填充、重复组合、图底反

转三种构成法则，以及羊角纹图案设计思想，即几何风格、灵活再生、阴阳相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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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study the constitution and design idea of the horn pattern in Qiang costumes in Minjiang 

river basin in northwest Sichuan. It makes people understand the origin, implication and composition of the elements of 

Qiang's horn pattern deeper, improves the people’s exploration and understanding of their design ideas, and enables 

Qiang's costume pattern culture to be better innovated, developed and inherited. Through literature research and field in-

vestigation, the horn patterns of Qiang was collected, and the individual patterns were classified and analyzed, and the 

composition form was analyzed. After that, the design ideas were summarized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structural principles 

and the extraction of meanings. By studying the horn pattern in Qiang costume pattern in the Minjiang River basin in the 

northwest of Sichuan Province, from the three branches of the individual pattern: the collision of the right angle horn pat-

tern and the zigzag pattern, the fusion of the round horn pattern and the wishful pattern, and the geometric angle pattern in 

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 space, to the combination composition, the work summarizes three constitution rules of shape 

filling, repeated combination, and bottom inversion, as well as the design ideas of horn pattern: geometric style, flexible 

regeneration, and Yin and Yang comb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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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田野调查法在北川羌族自治县、黑水县等地

进行实地调研，采集川西北岷江流域羌族服饰与配饰

上的图案。由于对其中的羌族“超级符号”——“羊

角纹”印象深刻，所以逐步进行深入的分析研究。在

贡布里希所著的《秩序感》中，论述了一种自然的图

案——自然中的动物会形成明显斑纹的原理：在大多

数情况下，某种动物能否生存显然取决于其在觅食、

求偶和结群时能否被其余同类辨认。因此动物身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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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图案纹理清晰可见。如花朵用明亮的色彩、有序的

图案吸引了授粉昆虫；热带鸟类用艳丽的羽毛宣告主

权，警示入侵者；温带鸟类用晦暗的羽毛掩饰自己，

保存体力，为长途迁徙做好准备；以及幼雏能辨认出

母禽嘴上特有的斑纹，这些并非是偶然产生的图形，

而且具有很高的信息价值，是物种进化的结果。同样

道理，将自然与文化类比，人类服饰中的图案也不是

偶然产生的，代表着种族在进化过程中，经过长期检

验而后确定的视觉认知文化[1]。 

1  羌族服饰中的“羊角纹”单独纹样 

羌族，被誉为“民族的活化石”，具有悠久的历

史，据说炎帝是羌族人的先祖。“羌”字来源于汉字

“羊”，体现了羌族的游牧文化。在羌族传统文化中，

丧葬之时，宰羊引路；用羊骨、羊毛线占卜；羌民所

奉的神为羊身人面；羌民喜穿羊皮褂，用羊毛纺线；

用羊毛镶饰花帽，以求得羊的庇护；白色羊毛线套于

祝福者的颈上，以求得羊神的庇佑；12 岁成年礼，

戴白色羊毛颈结等等[2]。以上现象，都体现了在羌族

认知文化中“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羊角、羊头被羌族作为羊图腾，在服饰图案中频

繁出现，由于羌族没有文字，羌族服饰图案作为一种

族群标志，如同一部形象的史书，带有强烈的羌族文

化的符号印记[3]。基于羌族“羊崇拜”基础上的“羊

角纹”俨然成为羌民族世界观和民族心理的物化表

现，成为一种文化的“超级符号”，是羌族农牧生活

的写照，亦是羌民与羊共生共存的山地生活的缩影。 

1.1  直角羊角纹与回形纹的碰撞 

直角羊角纹，源自羌族古老的羊崇拜。羌人认为

神羊能够庇佑所属的族群，将羊角纹图案装饰在自己

的服饰上，如同神力附体，从而获得神羊的庇佑，族

群得以生存与繁衍。因此，羊角纹的信仰符号在羌族

服饰上比比皆是。 

羌族羊角纹单独纹样与分支见图 1，直角羊角纹

横竖折绕的样式有着回纹中雷纹的印记。那么，两者

有什么不同呢？将直角羊角纹与回纹进行对比，并罗

列出以下几点，见表 1。 

直角羊角纹在羌族服饰中，多用于男式长袍衣

领、袖口、门襟、下摆及衣侧开衩口处。同时也会补

绣在坎肩上。与回纹不同，直角羊角纹可以巧妙地调

整图形与基底之间的关系，增大或缩小纹样和构框成

分之间的轻重对比度，使其正负空间中的黑白对比显

得更有变化[4]。同时，也可以从直角羊角纹与回形纹

的碰撞中，看到汉族图案对羌族服饰艺术的渗透，以

及羌族服饰艺术在民族大环境中成长起来的独特的

自由风格。 

1.2  圆角羊角纹与如意纹的融合 

圆角羊角纹，多用于女式长袍衣领、襟边、衣底

及两侧开叉处。同时圆角羊角纹还被作为刺绣装饰于

裹肚、靴子、鞋等处，刺绣的图案都含有一种潜在的

象征意义，同时，圆角羊角纹与如意纹的融合，形成

了“如意羊角纹”，作为随身饰品——香包，悬挂在

羌族妇女腰间，见图 2。“如意羊角纹”在“如意纹”

三段式弧形弯曲线的基础上增加为五段式或七段式，

并且在其上部有剑尖状凸起，便于悬挂。 

羌民大多聚居在高山或半山地带，在他们生存和

信仰的空间里都希望与天更接近，这使得圆角羊角纹

与云纹产生了一种不可割舍的关系，圆形羊角纹由此

又被称为云纹。云纹被作为刺绣装饰于男女老少的的

鞋面上，配以 1 cm 高的包羊皮鞋梁，又被称为“云

云鞋”，见图 3。 
 

 
 

图 1  羌族羊角纹单独纹样与分支 
Fig.1  Single pattern and branch of Qiang’s horn pattern 

 

表 1  直角羊角纹与回纹对比 
Tab.1  Comparison of right angle horn  

pattern and zigzag pattern 

图腾图案 起源 形式特点 寓意 表现方式 线条

直角 

羊角纹
羊崇拜

对称对偶

适形而为

神羊 

庇佑 

正负形 

表现 

均衡

有变化

回形纹 云雷

崇拜

一笔连环

反向转折

生生不息 

富贵不断 

单线多线绘

制、网格绘制

粗细

一致

 

 
 

图 2  羌族羊角香包 
Fig.2  Cavel sachet of Qi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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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羌族“云云鞋” 
Fig.3  “Cloud shoes” of Qiang 

 
“圆角羊角纹—云纹—如意纹”在羌族文化中被

程式化视觉形态——“旋涡状曲线”表现出来，代表

“如意祥瑞”之征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体现了

多民族文化的水乳交融。 

1.3  正负空间中的几何羊角纹 

羌族服饰中的几何羊角纹，为了更有效地适应各

种基底，不断地随着既定边框改变着。如同“水与容

器”，几何羊角纹如水般适应着各种各样的容器形状。 

粗略地看，虽然几何羊角纹在羌族服饰图案中多

作袖角、襟边之类的陪衬，但是其基本元素的延展力

却不可小觑。从图 1 试看羌族服饰中的田园风图案纹

饰，从菱形、三角形、桃形、多边形到更精细化的云

形、花苞形、花瓣形、蝴蝶形等，都充斥着羊角纹的

样式构成。羊角纹在其中，以正负空间负形的形式时

隐时现，成为整个图案中最重要的构成元素，从而形

成多样化、连贯的视觉构架。此外，那些饱含羊角纹

反向转折的呈∽形波状连续的植物纹、折枝花纹等满

铺装饰，究其实亦是如此，只是更隐蔽。羊角纹在各

种几何负形空间中姿态万千、蔚成风气。 

2  羌族服饰中的羊角纹图案构成 

2.1  适形填充 

贡布里希认为审美经验方面的一个最基本事实，

即愉悦在于乏味和杂乱之间[5]。 

在羌族服饰图案创作中，“羊角纹”基于不同的

主题要求，通过不同的样式显现其适应性，体现了“适 

 

形填充”的构成法则。如同水之于容器，音符之于乐

章，每个羊角纹的涡旋大小、方向、位置都随着主体

构架变换适应。当羊角纹均衡地填充在各种既定服饰

图案构架中时，其不受方向限制、可多样变形的适配

能力展现无遗，由此使得图案创作者将其作为形之要

素，加以反转、穿插、衔接、重复的手法，设计出灿

若繁星的羊角纹图案艺术。将羊角纹组合图案生成原

理简化为一系列单一主题的示意图：第一步，先确立

一个等边十字形；第二步，以十字形为中心作 45°放

射线，往外延续并截止在同心圆边界；第三步，在水

平与垂直的射线上画菱形，在四个菱形之间填充更小

的长方形；第四步，继续填补剩下的空白，在几何形

内留显出负形的羊角纹，在同心圆边界环绕正形的羊

角纹分枝（羊角纹波状连续的植物纹、折枝花纹），

最后形成羊角纹几何装饰风格图案。羌族羊角纹适形

填充过程范例见图 4。 

适形填充的整个过程从构框、填补和分枝（从框

架向里延伸的连接）等程序，得出了一个逐级复杂的

设计。这种程序能够构造无限的图案，如贡布里希《秩

序感》中所描述的“畏惧空白”一样，许多非古典风

格被认为具有这种“畏惧空白”的特征。然而羌族服

饰图案装饰的繁复也许用“喜爱无限”这个术语来描

述更为恰当。 

2.2  重复组合 

由经验可知，结构简单的图案易于组合，如相同

分子排列而成的晶体，生物界中的海胆、向日葵、石

榴等，这些组合体中还显现出了层次原理，即小的成

分可以被组合成较大的单元，而这些较大的单元又可

以很容易地被组合成更大的整体[6]。在羌族服饰图案

中，具有“超级符号”特征的“羊角纹”被有计划、

有步骤地进行了标准化组合设计，并在不同的几何形

中逐一加以变化，形成了适合纹样，见图 5。 

羊角纹图案的构成离不开重复，一系列间隔相等

的细节，如线脚的重复，如同音乐中的旋律对照，两

者同出一源，那就是节奏；羊角纹的组合图式，代表

着形式规则的延续，如同和弦，即几个不同音程的音

或旋律的同时发响[7]。 

 
 

图 4  羌族羊角纹适形填充过程范例 
Fig.4  An example of shape fitting filling process of Qiang’s horn patt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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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遍布于羌族服装上的羊角纹 
Fig.5  Horn pattern spread over Qiang costumes 

 

 
 

图 6  羌族羊角纹几何风格纹样 
Fig.6  Geometric style of Qiang’s horn pattern 

 

2.3  图底反转 

贡布里希认为单调的图案难以吸引观者的注意

力，从而退隐到辅助的背景层面上；相反，过于复杂

的图案会使知觉系统负荷过重而停止对它的欣赏[8]。 

图 1 中负形羊角纹及其分支，体现了图底反转在

羊角纹中的应用。越仔细观看就越有可能发现羊角纹

组合图像会根据视点的转换，产生对图形的各种不同

解读。羊角纹时而显现，时而“消失”，时而重新组

合。换言之，设计师处于一个不断且永无休止的对多

语意纹样解构的过程之中。 

3  羌族服饰中的“羊角纹”图案设计思想 

3.1  几何风格 

羌族服饰中的“羊角纹”所具有的“几何”风格，

即制定几何数理秩序，其原则是极简而抽象的几何化

设计思想，与其他民族的羊图像表述是迥然相异的。

羊图案设计在其他民族视觉表述中，通常被作为羊头

形或通体形态，其适应性由于具象的外形限制而不能

大面积使用。因此，羌族服饰中的“羊角纹”基于“几

何风格设计思想”得以飞速衍生与发展。 

“羊角纹”的单独纹样及衍生纹样，源自自然的 

恩赐与生活中的积累。羌族人民采集生活中存在的元

素，进行选择、变形、解构，由于材料和工艺的限制，

所以将具象化为抽象，对服饰进行最大程度上的装饰

美化。风格化羊角纹涉及羌族服饰图案的诸多题材，

羊角纹变化出来的几何样式多得令人吃惊。 

羌族羊角纹几何风格纹样见图 6。左边为羊角纹

风格化曲折样式，即一种上下曲折的装饰形式；中间

的羊角纹以三角形的倒顺形式应用其中；右边斜线组

织的羊角纹几何化方式，是一种钩连的样式。当专注

地观察羌族服饰中风格化延续的细节时，就会时常发

现羊角纹的各种痕迹。 

3.2  灵活再生 

羊角纹的设计思想包含着它的灵活再生性。灵活

性使图案适宜用在任何空着的区域内，而它的缺点在

于，图形和基底之间固有的纠缠变化会变成不适的视

觉复杂感。几何形花苞—花瓣—花枝等羊角纹，把线

条变成了植物旋涡饰，确立了图形与基底之间的关

系，引进了解释性显著点。这些显著点让辅助性旋涡

饰从茎秆上生长出来，但又不至于引起视觉上的不适

感。把羊角纹变成类似于植物的几何旋涡纹样，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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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点对称附加方向延展的形式，再生出来的图形可以

随着主干空隙得以填补，并且可以按照任务的要求改

变对称关系和平衡关系，效果自然流畅。羊角旋涡纹

样以它灵活、微妙的方式把构框、填补和连接这三种

基本活动结合在了一起，因此它成为了图案设计师组

织安排区域的理想手段。 

3.3  阴阳相济 

都说每一种传统纹样都代表着某种特殊的含义，

这种特殊的含义又必然饱含祥瑞之兆，如最典型的羊

角纹，其单元纹样为相向、对称、或方或圆的涡旋形，

其特征是一笔连环、反向转折的结构造型[9]。羊角纹

本质上具有回纹的本体意义，因为它同样是以极其简

化的转折线（涡旋）符号反转正负形态的，涵盖和凸

显了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中阴阳相济、生化万物的深

刻哲理。 

羌族口传神话《羊角花的来历》《羊角姻缘》叙

述了羊角与姻缘的故事：远古时期，羌人群婚的原始

生活触怒了天神，于是天神派出婚姻女神俄巴巴瑟进

驻杜鹃花丛，让投胎的男女必经婚姻女神之处，投胎

时每人各得一羊角，凡得到同一头羊角的男女，到凡

间就是一对夫妻。直至今日，在羊角花（高山杜鹃花）

开的季节，年轻男女都要到林间山地情歌对唱，如果

相互中意，便订下终身，这时女子就会赠送男子一束

羊角花表示“羊角姻缘”对上号[10]。 

羊角纹加上羌族的爱情之花（高山杜鹃）演化出

来的羊角花，就是在阴阳相济的思想下创造出来的新

的形式，见图 7。从结构原理的角度分析，羊角花上

的羊角纹恰恰是以最接近自然生长规律、类似鹦鹉螺

曲线变换数列的反相转折，展现了意义发生条件的差

异结构。比如将羊角纹的顺时针回旋设定为阳，那么

逆时针回旋就是阴，由此羊角纹可以被定义为是阴阳

反转、互补构成的结构符号。这种符号具有强大的复

制能力，在整个历史长河中一直被使用，延续至今，

并在羌族服饰图案中以轴对称、放射性对称及各种变

式反复出现。 
 

 
 

图 7  弯如羊角的羊角花 
Fig.7  A horn-like azalea 

4  结语 

如卡西尔所述，人类生存的世界不但是一个物理

世界，更是一个文化意义的世界，而这文化意义的世

界，也正是一个符号的宇宙[11]。川西北岷江流域羌族

服饰中的羊角纹图案，是物化的精神的符号，其构成

法则与设计思想体现了：羊角纹单独纹样的方圆相

济，适式而为；羊角纹组合纹样对几何风格秩序化的

需求；对反向转折差异结构的喜好；以及灵活再生、

视觉生命化的思想。如何探索“民族”、“传统”、“视

觉”、“感知”之蕴含要义，研究当代羌族服饰图案与

能够遵循风格发展之内在规律，从外在到本质，寻求

科学的方法，使羌族民族服饰图案走上可持续发展之

路，增强其地域文化的独特影响力，促进中国普世性

文化的认同，是永远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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